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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 2011—2020 年全国大陆 31 个省域层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

分析法、Kernel 密度估计、趋势面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探究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时空

格局、演进趋势及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中国省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整体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

性，在增速方面表现为“西部较快、中东部缓慢”的态势；②省域间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显著的空

间自相关性，聚类方式以低低、高高集聚区为主；③东、中、西部整体差异较大，长期趋于稳态

收敛发展；④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发展水平、传统金融发展水平、第三产业发展水平、

政府干预程度、互联网发展水平、收入水平、人口密度和受教育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但影响方向

和程度在不同年份、不同区域差异性明显。最后，依据实证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启示，以期促进各

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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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2011—2020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index of 31 provinces in mainland 

China, this paper uses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trend surface and geographic 

weighted regression (GWR) model to explore the spatiotemporal development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in 

China. Pattern, evolution trend and driving factors. The research found that:①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 China's provinces is obvious spatial agglomeration, and the growth rate is "faster in the west and slow in 

the middle and east"; ②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between provinces There is significant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d the clustering methods are mainly low-low and high-high agglomeration areas; ③The overal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ast, middle, and west are relatively large, but tend to develop steadily and converge in a long-term; 

④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s far from It is not affected by factors such as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level of tradition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the level of tertiary industry development, 

the level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he level of Internet development, income level, population density and 

education level, but the direction and extent of the impact vary in different years and regions. The difference is 

obvious. Finally, based on the empirical conclusions, relevant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propose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in various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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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普惠金融是一种具有全面完整金融服务产品和

功能的金融体系，其核心任务是让金融不再“嫌贫

爱富”，实现人人共享平等的金融权利和金融自由

[1]。随着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

块链等先进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不断融合，诞生

出普惠金融与数字技术结合的新业态——数字普惠

金融[2]。它能通过建立和改进信用数据共享机制，

克服传统金融对物理网点的依赖和高开设成本，缓

解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优化金融服务业务流程，

为金融需求者提供较低成本的产品和服务，具有低

接触、低门槛、广覆盖、高效率等优势，是拓展金

融供给和实现金融普惠的变革性模式[15]。数字普

惠金融的发展，不仅能够缓解金融排斥、提升金融

包容度，而且能有效覆盖中小微企业、低收入群体

及广大农民等弱势群体的金融需求，缩小收入差距，

提供“弯道超车”的可能性[4]，具有商业属性和社

会价值，是破解传统普惠金融发展困境的新路径和

促进经济良性增长的重要机遇[5]。但在实践中，由

于中国的数字技术与金融资源配置极不均衡，较大

的区域差异抑制了数字金融的普惠溢出[6]。特别在

落后地区，金融供给难以满足金融需求，数字金融

服务的推广也受到该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使

得中国数字普惠金融长期以来存在空间极化现象

[7]。因此，客观呈现出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时

空格局动态演化特征，探究造成各区域间发展不平

衡的驱动因素，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对提升

中国金融服务效能，助力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

具有重要现实意义[8]。 

国内外围绕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

下四个方面。第一是有关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社会

效应[15]。现有的文献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在增加

农民收入[9]、缩小城乡差距[10] 、改善相对贫困

[11] 、推动科技创新[12] 、提升农民数字素养、驱

动数字乡村发展[13] 、服务乡村振兴[14] 等多个角

度的作用。第二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测度及

区域差异研究。全球普惠金融合作伙伴组织（GPFI）、

金融包容联盟 （AFI）、世界银行（WB）等国际

机构组织均制定了具体测度的指导方法[15]。Sarma

和 Pais（2011）[16]参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计算 HDI

（人类发展指数） 的方法，在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方

面增加了产品接触性、使用效用性、地理渗透性等

三大维度。郭峰等（2020）[17]基于覆盖广度、使

用深度、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编制“北京大学数

字普惠金融指数”，刻画了中国不同地区数字普惠

金融的发展趋势；在区域差异上，葛和平等[7]（2018）

提出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呈现由东至西递减的趋

势，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呈 U

型关系；梁榜（2020）[4]提出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具

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和正向空间集聚效应，具有

典型收敛特征；张德刚等（2020）[8]以九大城市群

数字普惠金融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发展差异和变化

趋势，提出城市群总体差异下降，不均衡现象趋于

缓和的结论。第三是数字普惠金融分布差异的测算

方法。主要有方差数值[17]、马尔科夫链[18]、变异

系数[3]、泰尔指数[19]、基尼系数[2]等。尽管这些

方法比传统描述性统计更加科学和严谨，但依旧存

在无法揭示空间差异来源等问题。第四是影响数字

普惠金融的因素研究。从宏观角度，Diniz 等（2012）

[20] 以巴西为例，分析数字技术对普惠金融的影响，

Beck 等（2013）[21]提出居民储蓄率、经济增长率

等因素直接影响普惠金融发展。张天、刘自强[22]

表明传统金融基础对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显著

正向促进作用。孙英杰和林春（2018）[23] 强调市

场化和信息化等因素抑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微

观角度上，郭峰（2020）[17]指出农户受教育程度、

金融素养水平有利于数字普惠金融下乡，蒋庆正[24] 

认为民族构成、人均收入水平、城镇化水平是影响

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因素。 

综上，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对中国数字普惠金

融的经济社会效应、驱动因素等方面的研究。在内

容上，主要集中在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评价

方面，在空间格局区域差异上，虽然部分学者考虑

到数字普惠金融的聚集性和区域差异，但没有将时

空演化的过程和特点进行详细分析，研究方法也未

能对常规方法的不足进行完善和补充。对于数字普

惠金融有何种空间分布特征、不同空间位置的驱动

因素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程度及作用趋势是否存

在差异等这些问题，鲜有探讨。那么，数字普惠金

融的发展能否突破传统地理空间的局限，实现资源

要素的合理配置？落后地区能否通过数字普惠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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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段赶超发达地区？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在时间和空间上，究竟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理清

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审查当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战略的实施效果，更可以了解数字普惠金融创新发

展的时空格局特征和分布趋向，对充分发挥发达地

区的拉动辐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

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采用空间探索

性数据分析（ESDA）方法，对中国数字普惠金融

分布格局、空间相关性、空间增速差距进行分析，

为充分了解造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平衡性的原因

打下基础；第二、用 Kernel 密度估计、趋势面等非

参数估计方法，对中国省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分布动

态和时空演进趋势进行考察，旨在刻画出全国整体

及三大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趋势渐变特征，并确定

其分布规律及发展趋向，目的是缩小地区间的差异，

实现总体水平的稳步前进。第三、采用地理加权回

归模型（GWR），探究导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差异

的驱动因素，并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

为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意见参考[5]。 

2 研究设计 

2.1 空间探索性数据分析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主要描述地理事物的

空间集聚性和关联性，包括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

空间自相关[6]。考虑到一个省域社会群体对数字普

惠金融产品和服务需求在一定程度上由相邻省域的

供给满足，且省域间金融资源流动性具有邻近和双

向流动的特征。选取 Queen 邻接矩阵，构建空间权

重矩阵 Wij,若两地区边界和夹角相邻，则权重矩阵

中对应元素为 1，否则为 0。 

2.1.1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全局空间自相关是判断研究变量取值与区域内

相邻空间相关性的整体趋势，能有效描述全体观测

对象的整体关联程度及空间集聚特征。采用 Moran’s 

I 进行测算分析，Moran’s I 的取值范围为[-1,1]，绝

对值越大，说明区域相关性越大[25]。计算公式如

下： 

Global—Moran’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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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 表示研究省份的数量，xi 和 xj 分别表

示 i 省和 j 省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Wij 为 0—1

取值的邻接空间权重矩阵，并可根据标准化统计量，

进行 Z 检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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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局部空间自相关用来度量各区域与周围区域的

局部空间关联性，并弱化由于数量增加所带来空间

过程的不平稳性。采用 Local Moran’s I 的 LISA 统计

量表示省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局部空间特征[4]，

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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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A>0，说明该省份与邻近省份的属性相似；

LISA<0，说明该省份与邻近省份的属性不相似。 

2.2 Kernel 密度估计分析 

Kernel 密度估计作为求解密度函数未知变量概

率分布的一种重要非参数方法，是从数据样本本身

出发研究数据分布特征，具有模型弱依赖性、结论

强稳健性的特点[26]。该方法不仅可以测度样本分

布的整体形态，还能反映样本分布的动态演变特征。

假设随机变量 X1、…，Xn 为独立同分布 F 的 n 个

样 本 观 测 量 ， 由 经 验 分 布 函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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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进一步得到密度函数为

f（x）[18]，得出点 X 的概率密度估计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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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 为平均值，带宽 h 是一个与 n 有关的

平滑参数；f(k)通过核函数和带宽共同确定。最优带

宽的选择遵循均方误差（mean square error）最小思

想，决定核密度估计精度和核密度图的平滑程度[6]。

不同带宽选取方式不同，导致权重结果不同。差异

越大、带宽越大、权重随距离变化衰减越慢；带宽

越小，权重随距离变化衰减越快。本文采用权重函

数为高斯核函数（Gaussian）[8]，刻画数字普惠金

融发展水平的分布动态演进过程，其函数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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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趋势面分析 

趋势面能准确模拟出地理要素在空间上的分布

规律。运用趋势面，进一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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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空间格局分异趋势[27]。假设 Zi（xi,yi）为某

省份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xi,、yi）为空间平

面坐标[9]，公式为： 

iiiiiii yxTyxZ += ),()( ，         (5) 

Ti（xi，yi）为趋势函数，表示各省数字普惠金

融发展水平的变化趋势；ξi 为自相关随机误差，反

映真实值与趋势值之间的误差；采用二阶多项式测

算趋势值，公式为： 

Ti（xi，yi）= xyyxyx 5

2

4

2

3210  +++++  

(6) 

2.4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可以克服传统线性回归模型

忽略空间效应，导致参数估计结果出现偏差的弊端。

将空间位置的变动纳入回归分析，使解释变量的回

归系数随空间变动成为可能。分析空间依赖规律的

异质性，其核心思想是每个地区都有单独的估计参

数[6]。其表达式为： 

 ++=
k

kiiikiii Xvuvuy 10 ))(()(  ，，   (7) 

其中，β0（ui，vi）是 i 地区的空间截距项（常

数项），βk（ui，vj）为样本省份的回归参数；Xik

为影响第 i 省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第 k 个变

量值，βk（ui，vj）为 i 地区第 k 个变量的估计系数，

ξ1 为随机误差项。 

2.5 数据说明 

2.5.1 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选取：省域层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水平。本文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联合蚂

蚁金服共同开发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17]，

该指数包含了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

化程度等三个维度指标，较好地刻画出中国数字普

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和状况。 

解释变量选取：根据前文综述及本文的研究情

况，本文将影响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因素分为经济

因素、社会因素、人口特征因素三大类[25]（见表 1）。 

经济因素。①经济发展水平。良好的经济条件

和经济基础会增加金融服务的需求，影响数字普惠

金融的发展，采用以人均 GDP 对数值来衡量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4]。②传统金融发展水平。传统金融与

数字普惠金融间存在相互融合又替代互补的关系，

选用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款之和占 GDP 比重作为传

统金融水平指标，考察其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

③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促使

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升。当第三产业的比重较

高时，有利于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供给的多样化和创

新，推动了数字普惠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故采用

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来反映地区第三产业

的发展水平（见表 1）。 

社会因素。①政府干预程度。适当的政府干预

有利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特别是进取型的政府

管理方式。不恰当的政府干预，会加剧金融抑制，

这种不适配的状况会阻碍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采

用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作为代理变量来考

察两者间的关系。②互联网发展水平。数字技术的

推广与运用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关键。互联网、

通信设备等基础设施的健全，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的基础。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的新技术和手段，会对

传统普惠金融产生“鲶鱼效应”，使互联网的应用

成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重要助推力量。采用每百

人智能手机数作为代理变量进行实证分析（见表 1）。 

表 1. 数字普惠金融及其驱动因素变量设定 

变量类型 变量 变量表示 变量定义 

数字普惠金融 

发展水平 

省域数字普惠

金融指数 

IFI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

融指数 

 

经济因素 

经济发展水平 InpGDP 人均 GDP 对数化（以

2011 年为基期） 

传统金融发展

水平 

Fin 地区金融机构的存贷

款之和占 GDP的比重 

第三产业发展

水平 

Indus 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 

 

社会因素 

政府干预程度 Gov 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 

互联网发展水

平 

Inform 每百人智能手机数 

 

人口特征因素 

收入水平 Inc 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口密度 Inpopden 单位面积人口数量 

受教育程度 Edu 当地高中和高等学校

毕业生数占 

总人数的比重 

人口特征因素。①收入水平。由于金融存在“嫌

贫爱富”[2]的特征，金融机构对于高收入人群的资

源倾斜更多，收入水平越高的个体，更容易接受数

字普惠金融的服务。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来进

行考察分析。②人口密度。人口密度大的地区，更

利于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推广。这一因素在

人口密度较低的西部地区体现的更为明显。选用单

位面积人口数量加以衡量[6]。③受教育程度。数字

技术基础知识和金融素养共同决定了金融消费者的

数字普惠金融应用和参与能力。人力资本教育水平

的差异也会导致不同的数字普惠金融需求。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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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水平对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

的影响。人口受教育水平越高，认知能力越强，对

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本文采用当地

高中和高等学校毕业生数占总人数的比重来测量

（见表 1）。 

2.5.2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11—2020 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

融发展指数省域层面数据，来衡量全国数字普惠金

融发展水平。并选取中国大陆（不包含港澳台地区）

31 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2011—2020 年的经济

发展水平、传统金融发展水平、第三产业发展水平、

政府干预程度、互联网发展水平、收入水平、人口

密度、受教育程度等指标的原始数据作为驱动因素

[28]。具体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2012

——2021）》、《中国金融统计年鉴（2012—2021）》

和各省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或就近

法进行估计[29]。此外，地理信息基础数据来源于

中国自然部发布的国家、省（市）级矢量行政界线，

空间数据来源于省级矢量地图，空间权重矩阵采用

Queen 相邻矩阵，考虑到海南省的特殊地理位置及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设定其与广东省相邻[30]。

3 结果分析 

3.1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 

由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结果可知

[9]，从 2011—2020 年，全国整体呈现出“跨越式”

的增长态势，同时表现出显著地区（东部、中部及

西部）差异不平衡性特征。基于此，以空间分布为

视角，考量全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态势的空间分异

和增速差距[31]。 

3.1.1 空间分异分析 

选取 2011、2014、2017、2020 年为观测年份，

进行可视化处理，通过 Arcgic10.8 软件，采用自然

断裂法，将省域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由高到低划分

为 5 类，分析整体的空间分异特征。（见图 1） 

由图 1 可知，全国省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差

异较大，空间分布不平衡性显著，存在“东高西低”

的空间格局。 

2011 年全国整体以中低水平为主，其中，低水

平区域基本覆盖了中国西部地区。到 2020 年，低水

平区域逐步向次低水平区域转移，而高水平地区在

2011——2020 年间，均以东部沿海、长江三角洲、

成渝城市群等最为显著，在观测期内中国数字普惠

金融水平始终表现出东部居前、西部相对滞后的空

间格局，整体差异呈现“固化”特征[5]。 

图 1. 2011、2014、2017、2020 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空间分

异特征 

数据来源：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

注1：台港澳地区和部分其他城市缺少数据，因此为白色。 

注2：该图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审图号为GS（2016）2923
号）绘制，底图无修改(http://bzdt.ch.mnr.gov.cn/browse.html?
picId=%224o28b0625501ad13015501ad2bfc0135%22)。

3.1.2 空间增速差距分析 

从动态层面，进一步观测省域间数字普惠金融

的发展态势。以 2011 年为基期，分别计算出 2014、 

2017、2020 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增长速度，（即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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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普惠金融发展增速=（XXXX 年省域数字普惠金

融发展水平—2011 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2011

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观测期内全国数字普

惠金融空间增速趋势进行全方位审视（见图 2）。 

图 2. 2011、2014、2017、2020 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增

速图 

数据来源：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

注1：台港澳地区和部分其他城市缺少数据，因此为白色。 

注2：该图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审图号为
GS（2016）2923号）绘制，底图无修改(http://
bzdt.ch.mnr.gov.cn/browse.html?picId=%
224o28b0625501ad13015501ad2bfc0135%22)。

由图 2 可知，在 2014 年—2020 年，位于西部
的新疆、西藏、云南、甘肃、青海、内蒙古等地
区，

https://cn.sgsci.org/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特别是在

2017—2020 年，增速更加明显，这与国家针对落后

地区给予数字普惠金融政策的支持密不可分，也反

映出西部地区在未来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潜力巨大。

反观东部地区，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较强的流

动性市场要素和发达的电子商务水平，数字普惠金

融体制较为完善，在 2011 年，其发展已达到较高水

平。直至 2020 年，发展速度逐步放缓，保持稳定增

速。因此，全国呈现出“西部增速快、中东部增速

缓慢”的态势[5]。这一趋势，长期以往来看，多数

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状况将逐步改善，省域差距趋

于缩小，为解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平衡性打下基

础。 

3.2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空间演化趋

势

3.2.1 全局空间相关性分析 

本文选择 Contiguity edges corners 矩阵构建空

间权重矩阵，通过 Moran's I 指数，采用 ARCGIS10.8

软件，考察中国 2011—2020 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

平的全局空间相关性。 

表 2.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全局空间自相关特征 

由表 2 可知，各年的 P 值都明显低于 5%，说

明 Moran's I 指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Moran's I 指数

值均为正且大于 0.3，说明 2011—2020 年，中国省

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现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

并具有区域集聚现象，即相邻区域的数字普惠金融

水平相近，但空间分布依旧不平衡[3]。 

从动态趋势上看（见图 3），Moran's I 指数值

整体呈现“W”型演化，全国数字普惠金融的集聚

程度经历了上下波动的震荡过程。2011—2014 年整

体发展稳定，2015 年出现较为明显的下滑趋势。 

2016 年后逐年提升，并于 2020 年达到最大值，说

明全国省域间数字金融发展的互动性增加，空间相

关性呈现出稳定增强的趋势。 

年份 Moran's I Z P E（I） Var（I） 

2011 0.3601 3.5975 0.0003 -0.0333 0.0120 

2012 0.3707 3.7283 0.0002 -0.0333 0.0117 

2013 0.3543 3.5945 0.0003 -0.0333 0.0116 

2014 0.3639 3.6844 0.0002 -0.0333 0.0116 

2015 0.3165 3.2503 0.0012 -0.0333 0.0116 

2016 0.3427 3.5016 0.0005 -0.0333 0.0115 

2017 0.3992 4.0347 0.0001 -0.0333 0.0115 

2018 0.4378 4.3624 0.0000 -0.0333 0.0117 

2019 0.4384 4.3631 0.0000 -0.0333 0.0117 

2020 0.4575 4.5358 0.0000 -0.0333 0.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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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 Moran's I 指数演变趋势 

3.2.2 局部空间集聚分析 

全局空间自相关仅揭示了 31 个省域数字普惠

金融发展水平整体上的空间规律，但掩盖了内部空

间格局差异的动态特征。为更全面地考察各省普惠

金融的局部相关关系，明确在空间上，各省份间数

字普惠金融的局部集聚状态和演变特征，选取 2011、 

2014、2017、2020 四年数据，利用 Geoda 软件制作

LISA 聚集图，对各省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局

部空间格局进行分析，结果如图 4 所示。 

图 4. 2011、2014、2017、2020 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

展水平 LISA 聚集图 

数据来源：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

注1：台港澳地区和部分其他城市缺少数据，因此为白色。 

注2：该图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审图号为
GS（2016）2923号）绘制，底图无修改(http://
bzdt.ch.mnr.gov.cn/browse.html?picId=%
224o28b0625501ad13015501ad2bfc0135%22)。

由图 4 可知，随着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建设的逐

步推进，2011—2020 年全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空

间分布差异在不断缩小，省域间的集聚特征逐渐凸

显，但仍存在明显的空间极化现象。具体来讲，中

国各省份数字普惠金融的局部相关性可分解为高

——高（HH）集聚类型、低——高（LH）集聚类

型、低——低（LL）集聚类型和高——低（HL）集

聚类型。从时间维度来看，2011—2020 年，四种集

聚区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动。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高——高（HH）集聚区。 

在 2011 和 2014 年两个时期内，数字普惠金融

高高（HH）集聚区以北京、天津为主的京津地区、

江苏、浙江、上海为主的长江三角洲及广东、福建

沿海地区省份共同组成，这基本上与国民经济发展

水平的空间分布保持一致；2017 年，山东省通过自

身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数字普惠等方式，提升了本

省数字普惠金融水平。海南省由于受到广东、福建

等周边省域数字普惠金融空间溢出效应，数字普惠

金融水平也在稳步提升。这些因素使得山东、海南

两省由原先的低高（LH）区域上升至高高（HH）

区域。到 2020 年，高高（HH）集聚区域省份在原

有 9 大省域不变的基础上，增加安徽、河南 2 省。

整体来看，高高集聚省份的增多，意味着从在样本

期内，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后劲足、势头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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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分析如下：安徽、河南两省既受到周边省

域正向溢出效应的影响，自身又对数字金融需求量

增加，促进了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提高。特别是河

南省，从 2011 年低低（LL）集聚区到 2014 年上升

为低高（LH）区域，2020 年成为高高（HH）区域。

这是因为河南省作为中国的农业大省，随着数字技

术的广泛运用，其覆盖面扩展到更多的偏远村庄，

加上周围高集聚省份的正向辐射，数字普惠金融现

象由不均衡到缓解，再到差异大幅下降，这种正向

发展态势，使其不仅自身摆脱低集聚区域，而且在

发展过程中，对周围省份也有正向辐射作用。因此，

高高集聚区域的空间演变特征，反映出在研究期间

内，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呈现良好积极态势，正向溢

出效应在不断增强。 

第二、低——高（LH）集聚区。 

位于该区域省份的特点是周围其他区域数字普

惠金融发展势态良好，但对其金融发展未能产生溢

出效应，导致该区域形成“低值塌陷”型。但该区

域的发展潜力和趋势不容小觑。具体来看，2011 年

低高（LH）集聚区的省份有：河北、安徽、江西、

海南、山东共 5 省。2017 年，减少为安徽、江西、

河南、河北共 4 省。2020 年，原来低高（LH）区

域内的省份仅剩下江西和河北两省。这是由于江西

省的工业基础薄弱、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率不高；

河北省主要依靠资源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区际不均

衡，导致与邻近省份的差异性增强。而位于高低（HL）

区域的湖北省，在 2020 年成为低高（LH）区域的

主要原因，与 2020 年湖北省遭遇新冠疫情的巨大影

响有关，导致其数字普惠金融无论在储蓄、支付、

货币基金、信贷、保险等多方面的金融服务上均受

到影响，对其周围带动效应也一并降低。 

第三、低——低（LL）集聚区。 

该区域内集聚最为广泛，也是四个样本期内占

比最高的集聚区域，说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资源

配置存在不均衡性，较大的区际差异在一定程度上

抑制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溢出效应。具体来看，2011

年，位于低低区域内的省份包括黑龙江、辽宁、吉

林等东北地区、新疆、西藏、内蒙古、青海、甘肃、

宁夏等西北地区、云南、贵州、广西等西南地区及

湖南、山西、河南等中部地区共 15 个。说明位于该

区域的省份传统金融发展水平不高、电子商务发展

程度较低、周边省域均表现为低水平，辐射带动作

用低下。因此，低低（LL）集聚特征显著，也反映

出各个省份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当地及周

边经济、电子商务发展程度为正向关系。但随着数

字普惠金融的资金、人才、机构、设施等要素不断

增加，2014 年、2017 年低低（LL）集聚区数量分

别减少为 13 个省份，截止到 2020 年，低低区集聚

区的数量为 12 个，辽宁省由低低（LL）集聚上升

为高低（HL）区域，河南省成为高高（HH）区域。

这说明随着数字信息技术和普惠金融的深入融合，

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地理穿透力和低成本优势在落

后区域中不断凸显，其辐射带动作用可以延伸至更

偏远的地区，使总体的差异性不断缩减，集聚性不

断增强。 

第四、高——低（HL）集聚区。 

该类型集聚区在4个时期的波动分为2个阶段，

2011 和 2014 均为 4 个省份，到 2017 和 2020 年增

加为 5 个省份，整体呈现出“高值凸起”型特征。

这说明这种集聚区域的省份，自身经济发展及金融

水平较高，周边地区发展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的低低

（LL）区域。四川、陕西、重庆三地区一直位于该

区域内。2017 年增加湖北、辽宁两省，2020 年替换

为湖南、辽宁两省。 

具体来看，辽宁省在 2017年之前，位于低低（LL）

集聚区，2017、2020 年均为高低（HL）集聚区，

这与当地金融机构、电商平台、政府等多方面的大

力支持密不可分。辽宁省以实现“数字辽宁、智造

强省”的远景目标为关键，政府部门积极学习国内

外先进的“监管沙盒”机制，对普惠金融体系数字

化建设作出最为有效的监管尝试。同时，积极建立

智慧政府，维护数字经济时代普惠金融市场的可持

续发展。同样，在今后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结

合东北地区农业资源特色，辽宁省将会产生较强的

辐射机制，带动周边省份共同进步。湖南省也由原

先的低低（LL）区域调整为高低（HL）集聚区，这

与相邻省份广东省近年来数字普惠金融的高速发展

及辐射带动作用密不可分，也说明数字普惠金融的

发展具有一定的空间地理依赖性，更多受到电子商

务的影响而非单纯政治关联的驱动。 

总体而言，高高（HH）集聚区的省份，在自身

经济水平高、电子商务发展快、金融科技政策的支

撑下，基本实现了“融资、数字、支付、风控、金

融知识普及”与其他数字金融服务的普惠性。而相

比于低低（LL）集聚区的省份，数字普惠金融服务

的扩散程度不够，还处于金融机构增加物理网点、

普惠金融农村扶贫、数字金融知识扫盲阶段，对高

高（HH）集聚区发展水平是遥不可及的，这也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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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数字普惠金融存在着强烈的空间差异性。但高低

（HL）、低高（LH）集聚区的省份数量波动，也

反映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差距在不断缩小，区域

间数字技术使用深度和广度差异也在日益缓解，数

字金融在曲折波动中呈现出不断发展的态势。 

3.3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时空分布动态演进

3.3.1 Kernel密度估计分析 

为呈现 2011—2020 年整个考察期内，全国整体

及三大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分布

动态演进趋势，利用 Matlab 软件，绘制 Kernel 密度

三维透视图（见图 5），分别从分布位置、分布态

势、延展性、极化趋势四个方面进行全景式刻画分

析[5]。 

图 5. 中国整体及东、中、西部三大区域数字普惠金融

发展水平的分布动态演进 

第一、在分布位置上，样本观测期内，全国总

体及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Kernel密度函数中心和变

化区间呈向右移动的特征，中部与西部地区，移动

趋势相对稳定，东部地区移动幅度较大，整体时段

性特征十分明显，说明数字普惠金融整体发展水平

呈现出上升趋势，这印证了前文所描述事实。 

第二、在分布态势上，全国曲线的主峰峰度逐

年降低、波峰宽度变宽，说明全国整体数字普惠金

融水平的差距依旧存在扩大化趋势，这与东部地区

差异化较大所产生的的辐射带动作用密不可分。东

部区域的分布曲线主峰高度总体表现为“先小幅上

升再大幅下降”，主峰宽度经历了“陡峭——扁平”

的变化过程，特别是 2018—2020 年主峰宽度拓宽明

显，这意味着东部地区的绝对差异有扩大化的趋势。 

反观西部地区，曲线主峰高度经历了“逐年上

升”的态势，特别是 2015 年后趋向积极变化、上升

幅度明显，说明在该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集中

趋势增强、内部差异化缩小。主峰宽度呈现“増宽

——轻微变窄——轻微増宽”[32]的演进特征，说

明普惠金融的绝对差距呈先扩大后缩小态势。 

而中部地区曲线变化的时间节点较晚，右移幅

度大于西部地区，主峰高度也在缓慢上升，说明整

体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集聚趋势更强，主峰宽度经历

了“轻微拓宽——轻微缩小——轻微拓宽”的变化

过程，说明中部区域后期的绝对差异也存在轻微扩

大的态势，但整体发展水平较为均衡，省域间数字

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相较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差距

最小[5]。 

第三、延展性上，全国及三个区域的曲线均不

存在拖尾现象，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区域数字

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均有不同程

度的缩小，特别是发展水平极高或极低的区域数量

有所减少，整体表现出趋同之势。同时，由于延展

性变小，更加显示出发展水平低的区域，数字普惠

金融的增速不断加快，缩小了与其他地区数字普惠

金融发展的差距，这与前文所描述事实保持一致

[33]。

第四、在分布极化趋势上，中、东、西部的核

密度曲线在分布波峰数量上，均保持着“单峰”形

态，表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整体呈现收敛

态势。但是区间跨度逐渐增大，尤其是东部地区，

区域内具有轻微的梯度效应，呈现出较为微弱的多

级化趋势。 

综合分析可知，中、西部地区绝对差距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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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趋势增强，东部地区呈现出先聚集、后发散的

区域演变形态，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总体趋势线

表现出“水平提升”、“绝对差异缩小”等趋同特

征。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依旧存在波折起伏的状态，

尤其是发展后期逐步趋缓，说明地区数字普惠金融

的发展仍需进一步深化。 

3.3.2 Kernel趋势面分析 

为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趋势渐变特征，

本文通过 ArcGIS10.8 软件，将点 （默认北和西）

投影于地图平面两个方向上，以多项式进行拟合得

到趋势线，选取 2011 年、2014 年、2017 年和 2020

年，绘制以数字普惠金融参数估计值为高度的三维

透视图（见图 6），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进行

趋势分析，以确定其分布规律及发展趋向[34]。 

由图 6可知，Z轴表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X 轴表示正东方向，Y 轴表示正北方向，两条趋势

线分别表示空间中的点向 X—Z 和 Y—Z 平面投影

点的拟合线。 

如图 6 所示，整体来看，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

展水平呈现明显的区域分异规律。 

从东西方向 （经向）上，2011——2020 年，

从西到东呈现出直线递增的分布态势，从南北方向

（经向）上，由北向南曲线先轻微递增，后呈现倒

“U”型变化的分布态势[35]。由此可知，数字普惠

金融发展水平在东西方向上的差距大于南北方向，

高值区为东南方向，西北方向的发展逐步向东南靠

近，目的是增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趋同效应，

缩小地区间的差异，实现总体水平的稳步前进。 

2011 年 

2014 年 

2017 年 

2020 年 

图 6.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趋势面分析 

3.4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驱动因素 

表 3. 2011、2014、2017、2020 年地理加权回归结果 

2011 2014 2017 2020 

x1 

（经济发展水平） 

4.263~4.2

70 

4.323~-4.

320 

6.010~6.0

08 

8.440~8.4

42 

（4.267） （4.322） （6.009） （8.441） 

x2 

（传统金融发展

水平） 

-6.209~-6.

207 

-5.715~-5.

712 

-3.337~-3.

334 

-2.356~-2.

354 

（-6.208） （-5.714） （-3.335） （-2.355） 

x3 

（第三产业发展

水平） 

0.653~0.6

48 

0.758~0.7

62 

1.250~-1.

246 

1.520~1.5

26 

（0.651） （0.760） （1.248） （1.523） 

x4 

（政府干预） 

0.633~0.6

35 

1.581~1.5

83 

1.360~1.3

64 

1.883~1.8

84 

（0.634） （1.582） （1.362） （1.883） 

x5 

（互联网发展水

平） 

0.187~0.1

88 

1.534~1.5

32 

2.840~2.8

41 

4.385~4.3

88 

（0.188） （1.533） （2.841） （4.386） 

x6 

（收入水平） 

0.801~0.8

03 

2.707~2.7

11 

3.828~3.8

32 

4.185~4.1

98 

0.802） （2.709） （3.830） （4.191） 

x7 

（人口密度） 

0.311~0.3

13 

0.456~0.4

54 

1.111~-1.

108 

1.311~1.3

13 

（0.312） （0.455） （1.110） （1.312） 

x8 

（受教育程度） 

0.648~-0.

645 

1.103~1.1

07 

1.472~1.4

74 

2.349~2.3

51 

（0.647） （1.104） （1.473） （2.350） 

常系数 
2.004~2.0

09 

2.746~2.7

52 

2.879~2.8

86 

2.929~2.9

36 

（2.0065） （2.749） （2.8825） （2.9325） 

R2 0.873 0.955 0.919 0.903 

注：括号上面的数字表述各驱动因素回归系数的范围，括号中的数字表

示回归系数的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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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讨全国数字普惠金融驱动因素的空间溢出

效应及时空差异，利用 Arcgis10.8 软件，选取 2011、

2014、2017、2020 等年份为代表，通过地理加权模

型（GWR），估算出各个因素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水平的影响和趋势差异。在分析前，将各因素归一

化到[0,1]之间以消除量纲，确保测量数据的客观准

确性。 

3.4.1 经济因素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 

用经济发展水平、传统金融发展水平、第三产

业发展水平等三个变量表示经济因素对数字普惠金

融的影响。由结果可知，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为正，

自 2011 年起逐年增强，到 2020 年达到最大值。说

明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层次，呈现出联动“正相关关

系”，也反映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范围的拓展、使

用程度的深化都离不开实体经济的支撑。传统金融

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为负且波动较小，反映传统金

融服务对金融发展的效用性产生了阻碍作用。这与

张天、刘自强[22]的结论不一致。可能原因是各地

区传统金融服务的水平不同，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接

受程度存在差异。特别是落后地区传统金融业发展

水平低，对原有金融服务的满意率不高，进而导致

新型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推广阻力较大。但

时间的推移，系数波动减小，影响也在逐步减弱。

可能原因是随着金融渠道的创新，传统金融在开展

“硬信息”业务的基础上，增加“软信息”的数字

信用评估机制，使得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效率提高，

传统金融服务正在逐步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推广，

两者产生“趋同”效应[36]。第三产业的回归系数

均值均为正且波动较大，这是因为数字普惠金融是

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兴行业，与现代服务

业、第三产业信契合度较高，第三产业占比增大，

能带动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提高，并随着时间的推

移，该驱动因素的辐射效应将会不断增强。 

3.4.2 社会因素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 

用政府干预、互联网发展水平表示社会因素对

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政府干预程度的系数显著为

正、但波动较大。说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离不

开政府“有形之手”地推动。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

促进本地和周边地区经济往来，有利于分配金融资

源与服务，带动整个区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但

过度的政府干预，也会对数字普惠金融产生负面波

动效应。可能原因是在传统金融不发达的地区，政

府干预会优先刺激传统金融服务的增加，对数字普

惠金融产生抑制作用[36]，呈现出明显波动的态势。

互联网发展水平的系数为正且逐年增加，特别是在

2014 年以后，系数增长幅度更快。说明互联网水平

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水平也相应较高，先进信

息技术的应用和推广，会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对

周边省份产生正面辐射作用。 

3.4.3 人口特征因素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影

响 

用收入水平、人口密度、受教育程度表示人口

特征因素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收入水平的系数

显著为正，随时间推移而增强。说明收入上升，会

增加闲置资金的数量，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推广又

可以提高闲置资金的运转速度，形成良性循环的趋

势。人口密度系数为正且逐年上升，说明人口密度

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呈正相关关系。可能原因是人

口作为数字金融发展的重要载体，存在“人口红利”

的现象。不同地区间的人口密度存在地区差异，人

口密度高的地区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也相对较高。

受教育程度系数为正且逐年增加，说明受教育程度

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产生正向影响。教育发展红利

也存在地区间的差异。受教育程度高的地区，人力

资本结构更加高级化，与地区间经济发展的联动作

用也更为显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更高。但随着时

间推移，高素质人口外流的现象会使得数字普惠金

融发展的促进作用受到阻碍。 

4 结论建议 

4.1 结论 

本文基于 2011—2020 年中国省域数字普惠金

融发展指数，采用自然断裂法，分析中国数字普惠

金融发展态势的空间分异及增速差距趋势，考察省

域间数字普惠金融的全局及局部相关性特征，结合

Kernel 密度估计及趋势面分析，探索数字普惠金融

的时空动态演进过程，并运用地理加权回归（GWR）

方法，研究各因素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

和趋势差异，得出以下结论： 

①中国省域数字普惠金融空间分布整体呈不平

衡态势，存在“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具有“固

化”特征。②从发展速度来看，整体增速的空间布

局出现“西部较快、中东部缓慢”的态势，省域间

相对差距逐渐缩小。③从空间相关性角度看，全国

数字普惠金融呈空间集聚现象，动态趋势表现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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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波动的震荡过程。在局部空间性方面，存在空间

集聚趋势，并具有空间极化差异。低低（LL）、高

高（HH）集聚区为主要聚类方式，空间溢出效应、

辐射带动能力的差异化在这两部分区域内影响较为

显著。④kernel 密度估计结果显示，在分布位置上，

全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现“右移”特征，中

西部稳定，东部幅度明显；在分布态势上，具有“主

峰峰度降低、波峰增宽”特征，东部绝对差距扩大，

中西部集聚趋势增强、内部差异化缩小；在延展性

上，整体为趋同趋势；在分布极化趋势上，整体为

“单峰”演变特征，呈收敛态势，东部地区具有轻

微梯度效应。⑤从趋势面分析来看，全国表现出明

显的区域分异规律，从西到东为直线递增的分布态

势，由北向南为先轻微递增，后倒“U”型变化，

东西方向差距大于南北方向[37]。⑥在驱动因素方

面，经济发展水平、传统金融发展水平、第三产业

发展水平、政府干预程度、互联网发展水平、收入

水平、人口密度和受教育水平对不同年份省域数字

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均存在差异，

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互联网发展水平、收入水平

及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地区存在显著的发展优势。 

4.2 建议 

针对以上研究结论，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

提出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制定差异化战略，形成数字普惠金融联

动局面。 

根据省域间数字普惠金融空间布局特征，利用

数字普惠金融的地理穿透性优势，制定差异化战略，

发挥东部发达地区辐射带动效应，加强省域间合作，

形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联动局面[6]，构建数字普

惠金融中心，促进金融资源对中西部地区的倾斜与

帮扶，形成“以点带面”的发展格局。 

第二、打破物理网点约束，增强数字普惠金融

产品易得性。 

加权回归结果显示，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对数字

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两者存在替代效

应。因此，为促进传统金融与数字金融的有机融合，

传统金融机构应发挥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直销银

行、短信银行等渠道的推广作用，宣传、普及、提

高数字信贷、数字保险等核心数字金融产品与服务

的易得性，打破物理网点约束，拓宽信贷投放范围

和数量，利用全流程线上化、智能化服务不断降低

金融产品利率，从个人增信、风险分担、抵押担保、

支付结算进行信贷产品创新，提高了普惠金融服务

广度、深度和密度，满足“长尾客户”金融需求[39]，

最大限度改变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以及

农村经济组织因资金短缺导致贫穷的状况，增强金

融机构创新能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新业态的形成，

降低两者间替代关系，增强互补性，为数字普惠金

融提供基础保障[38]。 

第三、强化“政府引导”作用，促进数字普惠

金融横向发展。 

要强化政府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助推作用，合理

调配公共财政收支，大力支持东部地区攻克数字普

惠金融发展的创新瓶颈，逐渐形成以新兴行业、科

技产业为拉力的发展模式，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服务

及产品向纵深发展[40]；对西部地区做好顶层设计，

针对资源禀赋的限制及金融机会的缺乏，打破区域

间金融壁垒，构建地区间金融资源调剂通道，搭建

数字普惠金融协同发展平台，增强西部与东部地区

的金融联系和信息互通，促进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及

服务横向发展，解决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 

第四、改善人力资本结构，增强居民数字普惠

金融意识。 

要因地制宜、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形成教育红

利，注重改善地区人力资本结构，加快推动中西部

地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引导金融资源的合理配

置，缓解西部地区人才向外迁徙的现象。同时，增

加办学资源、优化技术教育及数字普惠金融推广体

系的建立，增强居民的数字金融意识，从而推动数

字普惠金融有序向高水平阶段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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